
据《南方都市报》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

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

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

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了兑现？北京的行动轨

迹的源头在哪里？上海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在

持续一周的走访中，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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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朋友们，请到社区服务来！
在高新区兴园社区中心工作的程羽，是

2010年刚刚考进来的。虽然工作只有一年多

时间，但程羽说：“我很早就认识高新区了。

我母亲就是1998年到高新区的企业工作的，

一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并且，我家里还有其

他人也在这儿工作，可以说我和高新区是很

有缘分的。”

社区服务：这里是高度与宽度的结合
与年轻的自己一样，程羽说：“在兴园社

区，我们的队伍很年轻，很有活力。有的人是

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就到这上班的。”而当被问

及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的不同时，他深有体会

地说：“在大学，是一个横向积累，是知识面的

拓宽。我之前在企业里供职过，那是一种纵

向的发展，追求技术的高、精、尖。现在，我在

社区服务的岗位上，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这里

是宽度与高度的结合，就像我们要每一层楼，

每一个房间都打扫，才能保证这一栋楼是干

净的。”

在程羽的工作中，有一件事令他尤其难

忘。当时兴园社区中心有一个拆迁户，为了

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计，户主买了一辆车，干

起了黑出租。后来，被交警执法部门查扣了，

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知道这件事

后，程羽和社区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助联系

到一家物流公司，安排这个人去上班。“上岗

的那一天，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感

谢我们。这件事告诉我：一定要提高服务水

平，拓宽服务范围，虽然有的事情不在我们的

职责范围内，但我们急群众之所急，尽力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对群众要真诚，要实实在在

地做事。”

年轻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
尽管在社区服务的岗位上工作刚一年，

可是对于程羽来说，人生新的篇章，正是从这

里起步的。“这些年，高新区秉承凡进必考的

理念，引进了不少人才。”程羽说，高新区对新

招考的工作人员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在基

层工作满三年，才能进入机关工作，不允许一

进来就到机关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

为锻炼新进的人员，另一方面也是让新进的

人员积累足够的基层经历。“我是学计算机专

业的，我到单位上班后，首先就把网站建立起

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新进来的大学生，都

能有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

谈到工作体会时，对于这一年多的历练，

程羽显然也是获益良多。“我觉得要加强自己

对工作思路的培养。比如一开始我负责人口

普查的工作，想着只要自己拼命干就行了，完

全没有思路。后来通过领导的指导，帮助我们

建立四层结构，结果顺利而高效地完成了任

务。”末了，程羽感慨地说：“我希望，有更多有

抱负的大学生能加入基层工作，这里真的是可

以令人得到锻炼的大舞台。”（黄梦霞刘甜甜）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协会会长易本耀的观

察，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以“安全隐患”为名

开展的整顿，“起因就是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的一

场火灾事故”。

自6月以来，大兴区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已

达到11所。从6月27日开始，朝阳区将台乡、东坝乡、

金盏乡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先后接到了关停告知

书。和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样，这些告知书都指出关停

的依据是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西红门镇在给记者的说明材料中也解释道，“为

落实北京市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

精神，确保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安全，西红门镇

对违章建筑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安全保证的未审

批自办学校予以清理整治。”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未来朝

阳和通州的拆迁会越来越多，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

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

一个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说。

打工子弟学校“末路”？
北京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行动，在8月20

日这天集中展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政策及执法

的矛盾和反复可见一斑。

在大兴区西红门镇，这天下午涉及关停的4

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

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

知。与此同时，一条无落款的短信“飞”到了4所

学校的学生家长手机上：育红学校等4校是在违

章建筑内举办的未审批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请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5所有办学许可证

的学校就读。

早在今年6月7日，上述4校就接到镇校园

安全办公室下发的“告知书”，称其“在违法建筑

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6月20日取

缔”。8月20日是周六，东坝实验学校，朝阳区

最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却破例让370多个学

生继续上课。为此，学校接到一纸“强制拆除告

知书”，称“东坝乡政府曾责令其于8月20日将

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未果，“经决定于8月

25日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

在海淀区东升乡，自8月9日区里最大的打

工子弟学校——红星小学被强拆之后，8月20

日这天，学校的废墟外展开了一场招生大战。

邻近的昌平区东小口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挂横

幅，搭展台，学费普遍从一学期 600 元涨到了

800元。而原红星小学的近邻，同样无办学许可

证的新希望学校，除了涨学费，甚至还紧急将校

门口的老师宿舍和居民房腾出来做教室。校教

导主任称，该校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因此得以

保留。而他们的兄弟学校——另外一所“新希

望”，则因租房合同到期，地块涉及城中村改造，

8月15日被东升乡强拆。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也涉

及不少公办校，针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自办校的拆迁，教委

确定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即：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

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

那么北京各区县有否遵循“三先三后”原则？“不让任何

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能否兑现？记者连

日走访了朝阳、海淀涉及关停的几所学校以及学生家庭（大

兴区最终不再取缔西红门镇的4所学校）。

8月20日，朝阳区教委通报了学生分流安置情况。公办

校可腾出850个学位，有借读证明可以就读；另增加6所委托

办学安民分校，加上扩建的博雅学校，及扩充学位的星河双

语学校，委托办学学校共扩充5300个学位，这类学校不需借

读证明就可入读。而据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的计算，朝

阳区取缔的9所学校共需分流学生6000多人。

在海淀区，4所关停学校3200多名学生，被承诺将被分

流到5所公立学校，待遇与京籍学生相同。而且，作为红星

学校和新希望学校的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能否接收两

所学校总共2200多名学生？学校方面并没有明确作答。

现象：混乱的城头令A

承诺：一个都不能少B

渊源：学校存严重安全隐患C

自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后，

平静了很多年，“到去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折点”，北京

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

2010年初，当时的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调任

教育部副部长之前，提出了后来形成广泛讨论的“洼

地效应”。

学者和关停学校校长们都反复提及“北京应该向

上海学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划和工作

思路”。

上海市曾于2008年制订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关

停并转”的3年计划，“初中阶段禁止开办打工子弟学

校，原有学校的中学部全部转入公立学校；小学达标

的直接发办学许可证，不达标的、规模小的由乡镇主

导收购和合并，可以扶持的给予几十万元补助经费改

善条件后再发证”。在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打工子弟

学校的易本耀介绍说。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

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

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

校，到今年已实现平稳过渡。

启示：上海模式值得借鉴D


